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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规范性身份、力量性身份、调整性身份不仅是“博科圣地”基

于不同利益所体现出的三种身份构成,而且也影响到该组织在其“理念

世界”“行动世界”“真实世界”中的策略选择。 在规范性身份下,“博科

圣地”通过反西方现代文明、建立“哈里发伊斯兰国”、暴力“圣战”的意

识形态,在文化批判与族群认同等因素中构建话语实践;在力量性身份

下,“博科圣地”通过与政府的安全治理博弈,该组织的名称、“面目”、派

系、归属均处于变化之中,建立了从“等级制”向“网络化”转变的组织结

构;在调整性身份下,“博科圣地”先后存在的社区治理、“以战养战”,以

及“伊斯兰国化”的倾向体现出该组织更为真实的一面。 对“博科圣地”

的身份构成与策略选择的分析有助于外界理解这一组织的运作模式与

斗争方式,继而为打击和瓦解该组织提供有益参考。

关 键 词: “博科圣地”;意识形态;身份构成;策略选择

作者简介: 宁彧,博士,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讲师 (兰州
 

730000)。

文章编号: 1673-5161(2021)05-0132-25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231·

∗

 

本文系 2019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非命运共同体理念下构建我国对非洲安全

合作升级版的对策研究”(19CGJ028)的阶段性成果。 感谢匿名审稿专家和编辑部中肯的修改意

见,文责自负。



“博科圣地”的身份构成与策略选择

　 　 撒哈拉以南非洲(下文简称“撒南非洲”)伊斯兰极端主义普遍具有所谓“国

际圣战”与“本土圣战”理念与实践的分歧,以及宗教团体、反政府武装、恐怖主义

组织的身份重叠,“博科圣地”(Boko
 

Haram)是最具代表的一支。 随着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向撒南非洲不断转移,萨赫勒西部将是“基地”组织与“伊斯兰国”竞

合的又一个中心。 这不仅对当地安全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尼日利亚及

其周边地区安全形势也会因“博科圣地”的存在有了诸多不确定。 2021 年初,王
毅外长访问尼日利亚,成果之一便是中尼在安全合作上的共识,这不仅有利于提

高尼日利亚国家形象、巩固地区大国身份,而且有利于保障我国“一带一路”倡议

在非洲的落地,具有积极的作用。
目前,国外学界对“博科圣地”已有较为充分的讨论,但国内对此问题的研究

稍显薄弱,既有研究重点在于其生成发展的“怨恨”因素上,大致形成了几种认

识:一是“冲突继承说”,即“博科圣地”是对“麦塔特斯尼”(Maitatsine)、丹·福迪

奥圣战(Dan
 

Fodio
 

Jihad)的继承;①二是“宗教矛盾论”,即“博科圣地”是尼日利

亚“二元性”宗教格局下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伊斯兰派别斗争的产物;②三是“宗

教认同论”,即尼日利亚北方地区的宗教认同远高于当地的公民身份。③ 除“怨

恨”之外,机会性因素也逐渐得到了国内学界的重视,观点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认为尼日利亚国内南北经济失衡、贫富分化、管理失效等为“博科圣地”提供

了生存空间;④二是认为恐怖资源的渗透,资金、宣传、人员、技术为其发展提供了

重要的支持。⑤

然而,“博科圣地”并非仅活动区域不同的同质化伊斯兰极端组织。 已有研

究宏观把握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安全治理的整体性困局,但对组织内部的能

动性因素关注较少:一是既有研究对该组织的意识形态关注不足;二是既有研究

对“博科圣地”组织结构的整合分化情况未有深入了解。 本文通过对活跃于萨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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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地区几大伊斯兰极端组织的比较,认为“博科圣地”有其特殊性。 首先,“博科

圣地”的发展经历不同。 “博科圣地”经历了从清真寺团体到恐怖组织的蜕变,并
非是一支始于暴力、终于暴力的极端组织,不具有长期政党斗争与军阀混战的经

历。 其次,“博科圣地”的人员构成不同。 虽有观点认为,“博科圣地”就是卡努里

(Kanuri)问题,①但与“青年党”的氏族内涵与泛民族主义相比,“博科圣地”卡努

里的氏族色彩、泛民族主义“政治情结”有其使用的局限性。 最后,“博科圣地”获

取的外部支持不同。 “博科圣地”的无差别袭击,以及儿童兵炸弹客不仅让“基

地”排斥,更遭到“伊斯兰国”抛弃。
本文从身份视角切入,以利益分析为出发点,认为“博科圣地”的身份变迁是

不同利益驱动所致。 “博科圣地”正是通过精神利益与规范性身份、发展利益与

力量性身份、生存利益与调整性身份逐步呈现利益与身份的关系。

一、 规范性身份: 萨拉菲主义语境下的话语实践

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对世界的建构呈现典型的二元对立特征,萨拉菲主义

是上述组织的核心意识形态,从理念到行动彰显以下特征。
(一) 基础:“优素福主义”与“反西方”框架的形成

直至优素福(Mohammed
 

Yusuf)整合各路思想发展出“西方文化批判”的“优
素福主义”,“博科圣地”才具有了统一的理念。 “优素福主义” 不仅对于“伊扎

拉”“麦塔特斯尼”存在一定的继承关系,而且还带有尼日利亚什叶派领导人易卜

拉欣·扎克扎齐( Ibrahim
 

al-Zakzaky)的思想烙印,以及沙特阿布巴卡尔·宰德

(Abubakar
 

bin
 

Abdallah
 

Abu
 

Zayd)反对“伊斯兰世界教育体系西方化”的痕迹。②
 

首先,优素福通过萨拉菲主义批判性整合既有理念。 优素福认为,只有遵循

萨拉菲主义才能消解国内派系分歧,保持团结。③ 其一,批判“麦塔特斯尼”的异

端。 虽然“麦塔特斯尼”与“博科圣地”具有一定继承与相似,但优素福认为,其否

·431·

①

②

③

 

Jochen
 

Stahnke,
 

“Guest
 

Post:
 

An
 

Account
 

from
 

Diffa,
 

Niger
 

About
 

the
 

War
 

with
 

Boko
 

Haram,”
 

Sahel
 

Blog,
 

July
 

16,
 

2015,
 

https: / / sahelblog. wordpress. com / 2015 / 07 / 16 / guest-post-an-
account-from-diffa-niger-about-the-war-with-boko-haram / ,上网时间:2020 年 8 月 10 日。

 

Roman
 

Loimeier,
 

“Boko
 

Haram:
 

The
 

Development
 

of
 

a
 

Militant
 

Religious
 

Movement
 

in
 

Nigeria,”
 

p.
 

149.

 

Jacob
 

Zenn,
 

“Nigerian
 

al-Qaedaism,”
 

Hudson
 

Institute,
 

March
 

11,
 

2014,
 

https: / / www.
hudson.org / research / 10172-nigerian-al-qaedaism-,上网时间:2020 年 8 月 11 日。



“博科圣地”的身份构成与策略选择

定先知穆罕默德,标榜自己的异端解读不属于萨拉菲。① 其二,批判贾法尔·阿

丹(Jafar
 

Mahmoud
 

Adam)的温和路径。 双方矛盾的焦点在于对萨拉菲实践路

径的温和与激进之争。 因此,继承了“伊扎拉”的衣钵,但反苏菲主义(Sufism)并

非优素福的唯一立场。 其三,融合扎克扎齐的政治理念。 扎克扎齐创建的“政治

什叶派”(Politically
 

Shiite),以及改组后的“尼日利亚伊斯兰运动”,②既有对哈

桑·班纳(Hassan
 

Al-Banna)与赛义德·库特卜(Said
 

Qutb)伊斯兰国家理念的继

承,③又吸收了模仿“霍梅尼主义”(Khomeinism)的反美言论与实践行动。④ 优素

福虽然与其分道扬镳,但仍在“优素福主义”中融合了上述思想与实践。
其次,优素福以西方文化批判落实意识形态叙事的主旨。 优素福早年沿街

乞讨,辍学研习《古兰经》的经历根植于其思想意识之中。 他认为,作为西方文化

的载体,正是由于西方教育的入侵,尼日利亚才会沦为殖民地;正是西化的自由

主义腐化了传统伊斯兰道德体系,破坏了以萨拉菲主义为基础的、虔诚的穆斯林

形象,⑤伊斯兰秩序才会瓦解,贫穷与困苦随之而来。⑥ 为此,优素福首先通过反

对西方文化与西方教育的本体,动摇现行秩序,树立伊斯兰权威。 恪守《古兰

经》、“圣训”,否定西方地理与生物常识,并对其进行伊斯兰化的解读,⑦以凸显

“安拉”的独一性。 其次,从否定文化本体到否定文化输出者,明确具体敌人。 以

“文化侵蚀”为核心,优素福尝试“诊断”伊斯兰衰落之根源:欧洲对非洲伊斯兰世

界历史的改变;世俗制度对伊斯兰制度的替代;世俗法律对《古兰经》、“圣训”的

取代,⑧最终树立了尼日利亚国内世俗化穆斯林领导人与西方霸权这两组直接的

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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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优素福通过言语“圣战”致力于维护伊斯兰正统。 其“圣战”叙事包括:
其一,强调宗教事件与意识形态的结合。 通过国内宗教冲突带来的受挫感与穆

斯林世界整体性受挫相结合煽动国内穆斯林对尼日利亚政府、西方政权等“异教

徒”的仇视,推动“乌玛”的建立。 其二,区分宗教与政治目的的差异。 “圣战”是

维护尼日利亚穆斯林权益,终结西方民主与西方教育的关键方法,①但宗教话语

的极端②与政治实践的温和③的斗争差异,是优素福之于其他“博科圣地”领导者

最大的不同。 其三,重视宗教救赎与民众动员。 一是优素福以美化“圣战”的方

式阐释新的宗教生命观。 如将“圣战”解读为“甜蜜的死亡”(Sweet
 

Death)。④ 二

是鼓励“圣战”。 优素福认为:“不管是宪法的守护者,还是制度的守护者,都比不

上作为安拉守护者的伊斯兰圣战者。” ⑤

(二) 异化:“谢考主义”与“伊斯兰理想国”的幻想

谢考(Abubakar
 

Shekau)以“复仇”为旗号,在使用“西方文化批判”这一工具

时构建了从拒绝西方宗教到批判西方文化,进而反对整个西方文明的认识逻辑,
具体表现为“认主独一” ( tawhid)与“塔克菲尔主义” ( takfirism,又译作“定叛主

义”)的标签———“哈里发伊斯兰国”的政治幻想———暴力圣战的手段。 此外,谢
考还在其理念中在融入了氏族与“战争经济”思想,从而塑造了“谢考主义”。

首先,谢考热衷于“ 塔克菲尔主义” 的极端标签。 对谢考而言,“ 西方文

化”是判定穆斯林信仰与行为是否属于“ 库夫尔” ( kufr) 的标准,为此,谢考

在理念上通过编造宗教历史,⑥夸大宗教矛盾的方式诋毁西方文化。 也正是

通过对基督教的抨击,谢考引出了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批判与西方

·631·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Caroline
 

Varin,
 

Boko
 

Haram
 

and
 

the
 

War
 

on
 

Terror,
 

Praeger
 

Security
 

International,
 

2016,
 

p.
 

58.
Élodie

 

Apard,
 

“The
 

Words
 

of
 

Boko
 

Haram:
 

Understanding
 

Speeches
 

by
 

Mohammed
 

Yusuf
 

and
 

Abubakar
 

Shekau,”
 

Afrique
 

Contemporaine,
 

No.
 

255,
 

2015,
 

p.
 

46.

 

优素福倡导通过对话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 参见 Sani
 

Umar,
 

“The
 

Popular
 

Discourses
 

of
 

Salafi
 

Radicalism
 

and
 

Salafi
 

Counter-radicalism
 

in
 

Nigeria:
 

A
 

Case
 

Study
 

of
 

Boko
 

Haram,”
 

p.
 

127;
 

Emmanuel
 

Goujon
 

and
 

Aminu
 

Abubakar,
 

“Nigerias
 

‘Taliban’
 

Plot
 

Comeback
 

from
 

Hide-outs,”
 

Mail
 

&
 

Guardian,
 

January
 

11,
 

2006,
 

https: / / mg. co. za / article / 2006-01-11-nigerias-taliban-plot-comeback-
from-hideouts,上网时间:2020 年 12 月 11 日。

Élodie
 

Apard,
 

“The
 

Words
 

of
 

Boko
 

Haram:
 

Understanding
 

Speeches
 

by
 

Mohammed
 

Yusuf
 

and
 

Abubakar
 

Shekau,”
 

pp.
 

46-51.

 

Ibid.,
 

p.
 

52.
Ibid.,

 

p.
 

56.



“博科圣地”的身份构成与策略选择

教育的罪恶,①为基督教徒贴上“异教徒”与“多神论者”的标签。② 在实践上,谢
考以“效忠与拒绝” (al-Wala

 

wal-Bara)为标准,反对世俗穆斯林政权。 谢考坚

信,政府与穆斯林精英不仅腐败,而且彻底叛离伊斯兰教。③ 因此,“效忠与拒

绝”泛化为三类目标:一是世俗化的穆斯林政权;④二是接受民主制的穆斯林团

体;⑤三是帮助政府打击“博科圣地”的穆斯林民众。⑥ “塔克菲尔主义”泛化与

“效忠与拒绝”的滥用,反映出谢考在“远敌”与“近敌”的选择中更倾向于后者。
其次,谢考寄希望于“哈里发伊斯兰国” 的政治愿景。 以西方文化为导引,

“哈里发伊斯兰国”的政治愿景赋予了谢考暴力冲突的“合法性”。 谢考认为,回
归多元民主的尼日利亚早已脱离乌玛共同体,西方化的国家符号并不符合萨拉

菲主义的“乌玛” 追求,只有通过伊斯兰式的改革,才能逐步建立伊斯兰理想

国。⑦ 为此,实践其政治理想的第一步是以政府的暴力滥用否定现行制度的合理

性。 “怨恨”与“机会”互构是谢考叙事的基本框架,“怨恨”性悲观情绪在政治民

主化后便根植于尼日利亚穆斯林内心之中,优素福之死是一次难得的机会,谢考

通过“殉难者”身份唤起穆斯林群体的“怨恨”共鸣。⑧ 随后,谢考借经典之手树

立“伊斯兰理想国”的政治信仰。 在“效忠与拒绝”思想下,《古兰经》、“圣训”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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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实现社会管理的唯一方式;废除西式政治体制,全体公民信仰伊斯兰方是唯一

出路,①甚至“只有满足了我们的(哈里发)需求,才可能有和平的可能”。② 新冠

肺炎疫情发生后,谢考派又以疫情为工具,以“安拉惩罚论”为借口抵制一切非穆

斯林事务,甚至包括一切防疫与健康措施,并宣扬自身营地的庇护功能。③

最后,谢考融合族群理念与“战争经济” 拓展冲突内涵。 “卡努里认同” 与

“战争经济”丰富了“谢考主义”的内涵。 一方面,“卡努里认同”带来了内源性动

力。 卡努里人曾经有着辉煌的历史记忆,但却沦落为尼日利亚的少数派:在“建

州计划”中,约贝州(Yobe)于 1991 年从博尔诺州分离;在军政府时代,东北地区

在最高领导层遭边缘化。④ 2003 年,尼日利亚国内政治掮客甚至营造出东北部

(卡努里)与西北部(豪萨-富拉尼)的对立情绪,“博科圣地”因此具有氏族主义

与萨拉菲主义杂糅的特点。⑤ 另一方面,盗用伊斯兰与真主安拉之名为其“战争

经济”行为背书。 虽然伊斯兰教明令禁止任何犯罪行为,但谢考却异化解释:一
是对抢劫与勒索的包装。 谢考认为,作为非伊斯兰的存在,对银行抢劫是“圣战”
的,且还能为 “ 圣战” 提供资金;⑥ 二是对人口劫掠的庇护。 谢考在奇博克

(Chibok)事件后借真主安拉之名辩解称:“我所实施的绑架是奉安拉的旨意……
而卖掉女性奴隶,这是安拉命令我去做的。” ⑦毫无疑问,谢考所做的与其所追求

的“崇古”“尊经”的萨拉菲主义相去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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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科圣地”的身份构成与策略选择

(三) 折中:“国际主义”的历史继承与延伸

“安萨鲁” (Ansaru)与“伊斯兰国西非省” ( ISWAP,简称“西非省”)等代表

“博科圣地”国际主义派系未形成系统的意识形态叙事。 不过,通过哈立德·巴

纳维(Khalid
 

Barnawi)、马曼·努尔(Mamman
 

Nur)、阿布·巴纳维(Abu
 

Musab
 

Barnawi)等的只言片语,反基督教、反西方文化、反民主的世界观未曾改变,暴力

的“圣战”实践也未有大调整。 基于萨赫勒西部圣战史,萨拉菲主义被解读为新

时期“泛非”(Pan-African)思想在撒南非洲得以实现的精神载体,①使推崇丹·
福迪奥圣战的“国际主义”具有了“泛西非” (Pan-West

 

African)的理想。② 它不

仅是对优素福理念的回归与超越,而且是对谢考狭隘认知的抨击,还是介于“本

土—国际”“冲突—治理”的折中道路。
一方面,努尔等人以历史素材实现对“优素福主义”的回归与超越。 “国际主

义”全盘继承了对“索克托哈里发国” (Sokoto
 

Caliphate)的圣战理念,③自视为

丹·福迪奥的继任者,言必称“豪萨—富拉尼圣战” (Hausa-Fulani
 

Jihad),以此捍

卫撒南非洲穆斯林的尊严。④ 其中,反西方教育的“诊断”是努尔等人对“优素福

主义”的回归,他们也认为尼日利亚北方长久以来的贫困状态,是因为当地穆斯

林领导者顺从了西方世俗民主,接受西方教育,美其名曰走向文明。⑤ 因此,安拉

带走了舒适与和平,带来了苦难与贫穷以此惩罚。⑥ 另外,努尔等提出的沙里亚

法“处方”则是对优素福思想的超越。 有研究认为,当伊斯兰教正统派与变化中

的世界之间出现冲突时,他们就会以保守派的身份行动,⑦沙里亚法则是核心要

素。 在豪萨—富拉尼圣战背景下,正是丹·福迪奥圣战开创了伊斯兰教在尼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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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亚的黄金时期,①而这一历史素材也正是努尔等人对沙里亚法渴望的来源。
另一方面,努尔等人立足于自身需求实现对“谢考主义”的修正。 努尔等领

导的“国际派”由于理念的巨大差异最终与谢考分道扬镳,且选择了一条较为折

中的道路,具体体现在:一是对原有目标的修正,以回避“近敌”与“远敌”之争。
“国际派”在“圣战”目标上与谢考划清了界限,否定了谢考的伊斯兰属性及其

“伊斯兰正义”。② 其目标的选择既对本国及其周边的“非法”政府与基督教徒施

以威胁,又对残害国内穆斯林民众的行为宣战,自诩为穆斯林民众的保卫者,③从

而回避了“远敌”与“近敌”的选择困境。 二是对“本土圣战”的继承与延伸,实践

地区化扩散。 努尔等人立足于优素福“西方文化批判”与“反西方教育”,凸显了

“非穆斯林”与“基督教”的转向:即驱逐“西方占领者”与西方利益群体,杜绝西

方干预,以此消除国内非伊斯兰元素,实现尼日利亚伊斯兰进程的最终目标,④并

在此基础上实践“区域化圣战”之路。 迈杜古里(Maiduguri)暴乱后,“伊斯兰马

格里布基地组织”与“青年党”成为“博科圣地”背后的支持者。 作为“基地”体系

下的重要分支,两者虽有“国际圣战”背景,但均是非洲区域化“圣战”的践行者,
即“泛萨赫勒主义”与“泛索马里主义”,反而对“基地”针对欧美国家的袭击,以
及跨区域行动的指令消极对待。⑤ 这也意味着,即使接受“伊斯兰国” 的指令,
“西非省”仍将尼日利亚东北部,以及乍得湖地区视为活动的主要场景。 新冠疫

情爆发后,“西非省”沿袭“伊斯兰国”的“机会论”,在突出病毒破坏力与削弱政

府行动力的同时,借机扩大在本国的袭击,⑥甚至谋求在当地复兴“伊斯兰国”。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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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科圣地”的身份构成与策略选择

这一理念与行动完全不同于谢考提出的“惩罚论”与“精神免疫法”。①

二、 力量性身份: 叛乱与反叛乱过程中的组织建构

规范性力量的实现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外部认同,但在二元对立下,“博科圣

地”的话语显然无法同现实世界对接,冲突在所难免,叛乱与反叛乱共同塑造了

“博科圣地”的组织结构变迁。

(一) 合作与冲突: 内部派系的形成

“博科圣地”的派系虽承袭“穆斯林青年组织”(Ahlulsunna
 

wal
 

jamaah
 

hijra),

但派系间关系并不融洽,理念的差异使“博科圣地”内部时刻处于分化乃至分裂

的边缘。
首先,“优素福派”追求政治生存空间。 优素福借北方 12 州推行伊斯兰教法

改革之际,以尖锐的言论、②卓越的口才打造了“优素福派”的官方外在形象,成
为“尼日利亚最高沙里亚法委员会” (Supreme

 

Council
 

for
 

Sharia
 

in
 

Nigeria)在博

尔诺州的代理人。 与此同时,为了获取政治资源与组织经费,优素福帮助博尔诺

州参议员阿里·谢里夫(Ali
 

Sheriff)争夺 2003 年州长职位。③ 作为利益交换,谢
里夫成功当选后便任命优素福门徒埃尔哈吉·福伊(Alhaji

 

Buji
 

Foi)出任该州宗

教事务部部长,④并为优素福支付报酬。⑤ 当时,多重“形象”下的优素福构建了

具有“超凡魅力型”(Charismatic)特征的“优素福派”。
其次,穆罕默德·阿里寄希望于宗教实践。 优素福贴近政治的发展方式遭

到了阿里与其“先知的追随者”的挑战。 阿里认为,应以避世的态度、“希吉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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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jra)的方式践行 “ 乌玛”。 于是, “ 先知的追随者” 先后在约贝州达普奇

(Dapchi)、卡纳马(Kanama) 建立营地,①成员不乏当地富商家属、高官后代。②

不过,阿里的“塔利班”式政治愿景却引起了约贝州政府的敌意。③ 2003 年 12 月

底的冲突,包括阿里在内的 70 余人被政府军击毙,④幸存者并入“优素福派”。⑤

最后,谢考与极端派崇尚暴力冲突。 随着阿里身死、优素福逃亡沙特,以谢

考为代表的极端派取得组织领导权。 在 2004 年 1~10 月间,谢考带领极端派开

始与政府军展开游击,并借以高原州耶卢瓦镇(Yelwa)冲突,将地方性警民矛盾

上升为全国性宗教、族群冲突,进而在卡诺州(Kano)点燃了“圣战”火药桶。⑥ 包

奇州(Bauchi)、贡贝州(Gombe)等地受到波及。⑦

至此,在与政府博弈的过程中,“博科圣地”的内部派系间关系基本确定,即
组织领导人虽仍为优素福,但存在着以其为代表的温和派,以及以谢考为首的极

端派的分立。
(二) 整合与分化: 升级的集体暴力

因极端派蛰伏,优素福在 2005 年初返回尼日利亚后开始内部整合,⑧谋求团

结。 在组织建构上,优素福以大本营伊本 · 泰米叶清真寺 ( Ibn
 

Taymiyy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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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危机组织指出,穆罕默德·阿里并非死于卡纳马,其死亡之事存在两种说法:一是指

向贾法尔·阿丹。 阿里与其助手是在卡诺活动期间死于贾法尔·阿丹的宾馆;二是指向阿里的亲

信巴巴卡纳(Babagana),此人涉嫌泄露了阿里的行踪。 参见 I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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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初,借尼日利亚代表团前往沙特朝觐之际,优素福通过与博尔诺州副州长阿达

姆·迪巴勒(Adamu
 

Dibal)、贾法尔·阿丹的沟通,在保障不从事暴力活动后,获准返回尼日利亚。
参见 Ismail

 

Omipid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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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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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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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jid)为基础,形成了类似“国中之国”的组织架构。①

在领导层上,优素福称埃米尔,其下设立负责事务决策的“内阁”,成员包括

副埃米尔谢考、努尔、哈立德·巴纳维、阿布·赛义德(Abu
 

Zayd)等,以及阿布·
恰恰(Abu

 

Qaqa)、奥马尔·萨尼(Umar
 

Sani)等发言人。② 在地方上,不仅尝试

在国内的州一级设立埃米尔,而且在乍得、尼日尔等国外追随者众多的卡努里人

聚集区设立埃米尔,直接向优素福负责。③ 另外,优素福在部门结构上大致形成

了一定的分工合作,一是组建了兼有宗教咨询功能的舒拉委员会,以及若干职

能部门,如“宗教警察”与“卫士旅” ;二是成立了财政经济部门,如建立大规模

农场与小额金融机构,以扩宽组织的资金来源。 当然,优素福时代的“博科圣

地”之所以呈现一定的等级制,其关键在于职权结构的塑造,即在层次与功能

之上“博科圣地”初步具有了“中央—地方”的等级色彩。 “中央” 即为优素福

直接领导下的舒拉与部分职能部门,掌握关键性资源;而在“地方” ,优素福不

仅在分支活动的各州,更在地方政府一级设立埃米尔,层级间存在明显的上下

级效忠关系。④ 等级制为“博科圣地”的高效活动提供了可能,且具有等级结构

的组织会更具攻击能力,⑤为日后的暴力升级奠定了基础。
优素福虽有致力于建立伊斯兰国家的政治立场,但并不意味着其会诉诸于

暴力。⑥ 因此,2009 年 7 月迈杜古里暴乱的原因在于政府安全治理失当与优素福

内部整合失败,最终呈现出“‘怨恨’———治理‘安全化’———更加‘怨恨’”的恶性

发展轨迹。
一方面,幸存的“先知的追随者”成员对政府怀有强烈的“怨恨”,为巩固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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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优素福同样以“怨恨”叙事迎合,①“博科圣地”名号呼之欲出。 这种具有原

教旨主义性质的排外性表达,不仅使“博科圣地”逐渐孤立于主流伊斯兰话语,而
且引起了联邦政府的警惕与行动。② 2006~2008 年间,优素福及其追随者因涉嫌

恐怖主义频繁遭当局传唤、问讯,甚至逮捕。③ 2009 年 1 月保释出狱后,优素福所

发表的“尼日利亚现行政治制度与教育体系应该有所改变”的言论直接被外界视

为宣战檄文。④

另一方面,优素福的内部整合并不成功,组织内部张力始终存在。 优素福的

追随者通过分析迈杜古里暴乱后认为,谢考因不赞同优素福的温和态度,执意发

起暴动,导致优素福被捕身亡。⑤ 而在时间选择上,谢考决定 2009 年 7 月,优素

福则认为这一时间点有些仓促。⑥ 反对声音始终存在,既是优素福整合失败的表

现,也是日后“博科圣地”始终处于动荡的重要原因。
迈杜古里暴乱既可以看作优素福实践伊斯兰国家的“政治抱负”,⑦也可以

视为优素福组织整合失败后内部意识形态失控的产物。 当时,优素福死亡所带

来的巨大负面影响并未引起重视:即政府暴力执法引发的复仇情绪、政府对“博

科圣地”的低估,⑧以及“博科圣地”内部的分歧造成的组织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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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从等级制到网络化: 全面的武装冲突

阿布巴卡尔·谢考凭借激进的风格、强硬的姿态,以及卡努里的血缘身份,①

支持者众多。 虽然部分组织高层意识到和谈的重要性,但绝大多数人却坚持复

仇应当是未来一段时期内的主要任务。② 在面临生存困境与内部矛盾时,谢考或

主动、或被动地开始调整“博科圣地”的组织结构,呈现从“等级制”向“网络化”
的演变。

一方面,谢考吸取迈杜古里失败的教训,主动模仿“基地”,强化地方组织的

角色功能。 谢考就任领导人之初,“博科圣地”自优素福时建立的等级制便因斗

争形势所迫而趋于扁平化。③ 此外,由于独断专行的特性,谢考既是组织的指挥

官,又是精神领袖,此举不但弱化了部门功能,而且使舒拉委员会的咨询功能也

形同虚设。④ 不过,谢考为提高组织生存能力,主动模仿“基地”组织的去中心化

模式,通过调整舒拉委员会的设置提高指挥灵活性。 在其仅有 7 名成员的舒拉

委员会中,每位舒拉成员直接负责一个类似于部门的分委员会。 在此基础上,谢
考进一步强化索克托(Sokoto)、卡杜纳(Kaduna)、阿达马瓦(Adamawa)、约贝州

等地方组织的独立性,⑤各地方组织仅在特定区域活动,联系也仅通过手机实

现。⑥ 由此,这批基层组织既要执行谢考的作战命令,又要负责进行招募,⑦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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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较为松散的“指挥控制结构”(Command-and-Control
 

Structure)。① 因此,“博科

圣地”被部分学者视为一支由谢考与舒拉委员会统一指挥的“单元型” (Cell-
Based)组织。②

另一方面,谢考时代的“博科圣地”内部由于理念与实践的差异,矛盾十分尖

锐、分支间竞合关系推动“博科圣地”走向“网络化”。
首先,和谈派挑战“博科圣地”的统一性。 2011 年 7 月一支名为“优素福伊斯

兰运动”(YIM)的派别首次宣称接受政府谈判,并认为谢考的无差别袭击已偏离

“复仇”的轨迹。③ 第二次谈判来自于优素福的妹夫巴巴库拉·弗古(Babakura
 

Fugu),为表示重视,政府方面由前总统奥巴桑乔(Olusegun
 

Obasanjo)出面接洽,
但由于弗古遭极端派暗杀谈判被迫中止。④ 此后, 以马尔万 ( Muhammad

 

Marwan)、阿卜杜勒阿齐兹(Abu
 

Mohammed
 

Ibn
 

Abdulaziz)为代表的内部主和派

元老绕开谢考再次主动寻求与政府和谈,最终在沙特达成停火协议。⑤

其次,“安萨鲁”挑战谢考的权威性。 这种挑战很大程度来自于国际恐怖主

义资源的支持,并影响到“博科圣地”的身份演变。 2009 年 7 月,哈立德·巴纳维

因逃亡尼日尔得到“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 头目德罗克戴尔(Abdelmalek
 

Droukdel)的资助;马曼·努尔则辗转索马里接受了青年党的训练。 此后,二者以

谢考的无差别袭击为由借口维护卡诺穆斯林,以政府之力驱逐了谢考,⑥于 2012
年 1 月另组“安萨鲁”。 较之谢考的“尼日利亚化” 特征,“安萨鲁” 倾向于区域

性、国际化,⑦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巴纳维、努尔与谢考的矛盾。 一是努尔与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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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的组织权力之争,体现为本土派与外来户、卡努里化与多元化的博弈。① 二是

巴纳维与谢考的利益之争,体现为行动理念的差异。② 不过,在相同结构压力下

二者依然保持了微妙的合作关系,巴纳维本人既是“安萨鲁”的领导者,也是“博

科圣地”舒拉委员会成员。
最后,“西非省”放弃谢考的领导权。 “伊斯兰国”的如日中天与“博科圣地”

的进退维谷使谢考不得不在 2015 年倒向巴格达迪(Abu
 

Bakr
 

al-Baghdadi),③但

在内忧外患下,谢考很快便被优素福之子阿布·巴纳维取代。④ “内忧”是“伊斯

兰国”对其的抛弃。 谢考固执地“本土化”方略、屠杀穆斯林平民、儿童兵策略使

之对“伊斯兰国”而言是一个难以控制的“下级”。⑤ “外患”则来自尼日利亚总统

布哈里(Muhammadu
 

Buhari)推动地区安全合作。 不仅允许多国联合部队入境实

施“武力和平”(Peace
 

by
 

Force)行动,⑥而且借非盟峰会与巴黎峰会后续行动落

实地区反恐合作机制化。⑦

“伊斯兰国”的干涉导致谢考另立新版“博科圣地”,⑧彻底撕裂了原有组织

结构,但分化并未结束,“西非省”内部温和与激进派之间又生罅隙。 马曼·努尔

·741·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Uduma
 

Kalu,
 

“ How
 

Nur,
 

Shekau
 

Run
 

Boko
 

Haram,”
 

Vanguard,
 

September
 

3,
 

2011,
 

https: / / www.vanguardngr.com / 2011 / 09 / how-nur-shekau-run-boko-haram / ,上网时间:2020 年 9 月

9 日。
Jacob

 

Zenn,
 

Leadership
 

Analysis
 

of
 

Boko
 

Haram
 

and
 

Ansaru
 

in
 

Nigeria,
 

p.
 

25.

 

Nima
 

Eibaglr,
 

Paul
 

Cruickshank
 

and
 

Mohammed
 

Tawfeeq,
 

“ Boko
 

Haram
 

Purportedly
 

Pledges
 

Allegiance
 

to
 

ISIS,”
 

CNN,
 

March
 

9,
 

2015,
 

http: / / edition. cnn. com / 2015 / 03 / 07 / africa /
nigeria-boko-haram-isis / ,上网时间:2020 年 9 月 12 日。

Ludovica
 

Laccino,
 

“ Boko
 

Haram
 

Splits
 

as
 

Abubakar
 

Shekau
 

and
 

Abu
 

Musab
 

al-Barnawi
 

Fight
 

for
 

Leadership,”
 

International
 

Business
 

Times,
 

October
 

17,
 

2016,
 

http: / / www.ibtimes.co.uk /
boko-haram-splits-abubakar-shekau-abu-musab-al-barnawi-fight-leadership-1574271,上网时间:2020 年

9 月 17 日。
Daveed

 

Gartenstein-Ross
 

and
 

Jacob
 

Zenn,
 

“Boko
 

Harams
 

Doomed
 

Marriage
 

to
 

the
 

Islamic
 

State,”
 

War
 

on
 

the
 

Rocks,
 

August
 

26,
 

2016,
 

https: / / warontherocks. com / 2016 / 08 / boko-harams-
doomed-marriage-to-the-islamic-state / ,上网时间:2020 年 9 月 17 日。

Alexander
 

Thurston,
 

Boko
 

Haram 
 

The
 

History
 

of
 

an
 

African
 

Jihadist
 

Movement,
 

p.
 

239.

 

李文刚: 《“ 博科圣地” 的演变与尼日利亚反恐政策评析》,第 70 页;
 

Ngala
 

Killian
 

Chimtom
 

and
 

Joe
 

Sterling,
 

“Boko
 

Haram
 

Focus
 

of
 

U. N.
 

Security
 

Council,
 

Nigerian
 

Summit,”
 

CNN,
 

May
 

14,
 

2016,
 

https: / / edition. cnn. com / 2016 / 05 / 14 / africa / nigeria-boko-haram / index. html,上网时

间:2020 年 9 月 5 日。

 

谢考领导的新组织沿用了 “博科圣地” 的全称 “致力传播先知教导及圣战人民军”
(JAS),以此与“伊斯兰国西非省”相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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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愿意接受政府和谈而遭到处决,①激进势力占据上风。 2019 年后,阿布·巴纳

维也因同属努尔阵营亦被“伊斯兰国”的亲信阿布·阿卜杜拉(Abu
 

Abdallah)取

代。② 随后,巴纳维与马里境内的伊斯兰极端组织开始接触,又有成为潜在独立

力量的可能。 至此,“博科圣地”的网络化态势已然明显,导致对该组织的行动更

加难以追踪、预测。

三、 调整性身份: 组织领导者的实际利益追求

规范性身份、力量性身份与“博科圣地”的策略选择之间并非呈现“因果关

系”,而是一种“构成关系”,即上述因素虽然能影响到“博科圣地”的策略方式,
但并不必然导致该组织特定的、一致的倾向。 规范性、力量性身份之外,“博科圣

地”的策略选择还会因受到不同领导者对实际利益的不同追求而进行调整。
(一) 核心: 政治化的宗教反对派

优素福时代的“博科圣地”在于扩展、巩固生存空间,同时,作为宗教团体领

导者的优素福,话语之中又带有强烈的政治性。③ 此时的“博科圣地”可以被视

为一支政治化的宗教反对派。
一方面,优素福利用国内政党斗争的环境,通过与博尔诺州政治精英的合

作,采取了发展与斗争兼有的策略。
首先,优素福与北方政治精英组成“政治共同体”。 虽然优素福在青年群体

中声望颇高,但政治地位不高,但优素福庞大的追随者却是优素福与政治合作的

资本,优素福一时名声大噪。 正是这一合作,使“博科圣地”成为北方政客眼中打

击对手的“政治暴徒”,④谋得了进一步发展的政治、经济、社会资源。⑤

其次,优素福与北部各州政府建起“安全互助体” 。 “安全互助”的产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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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指出,谢里夫曾向“博科圣地”支付了 5000 万奈拉,以及 50 辆摩托车用以回馈优

素福的帮助。 参见 Freedom
 

Onuoha,
 

Boko
 

Haram
 

and
 

the
 

Evolving
 

Salafi
 

Jihadist
 

Threat
 

in
 

Nigeria,
 

p.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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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惧”与“拉拢”这一看似矛盾、实则一致的产物,目的在于北方部分政治精英

以金钱换稳定、以求政治连任。 卡诺州、包奇州州长先后为优素福与“博科圣

地”提供资金与场地支持。① 前任美国驻尼日利亚大使约翰·坎贝尔( John
 

Campbell)指责称:“正是由于地方政府的庇护,‘博科圣地’才有实力对抗联邦

政府。” ②

最后,优素福与支持者实践社区发展。 通过政治性实践,优素福认定了以伊

斯兰方式解决政府治理弊端的使命。 一是通过小额资金体系建立福利保障③、
“宗教警察”构建伊斯兰秩序④,优素福此举赢得了极大的认同,奠定了组织发展

的群众动员。 二是以“天课”(Zakat)实践“泛伊斯兰”的团结。 “天课”收入无需

正规金融渠道,捐赠者可以随时、随地将资金送往“博科圣地”,而“博科圣地”也

可以随时与境内外穆斯林社群取得联系,政府却无从监管。 最为重要的是,优素

福通过“天课” 将资金渠道下探至穆斯林个体小摊贩,⑤掌握了最基层的人员

支持。
另一方面,优素福以“言语的暴力”推动“行动的暴力”,塑造自身尼日利亚极

端主义先驱的形象。
第一,借“先知穆罕默德”肖像漫画事件、阿尔及利亚伊斯兰运动扩大影响

力,优素福与主流宗教界分庭抗礼。 2005 年 9 月,丹麦《日德兰邮报》 ( Jyllands-
Posten)引发的先知穆罕默德肖像漫画事件在穆斯林世界引起轩然大波,尼日利

亚国内多地受到暴乱影响,⑥其中,穆斯林处于弱势的奥尼查(Onitsha) 最为惨

烈。 作为回应,优素福以“安拉”的名义号召穆斯林拿起武器,⑦言语之中充满了

对基督教的仇恨,⑧狂热的追随者在迈杜古里、包奇等地对基督教徒发动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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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此之机,优素福通过与主流伊斯兰教的矛盾,内化萨拉菲主义的极端属性,进

而围绕“是否接受西方教育”“是否温和对待政府”与代表主流宗教的贾法尔·阿

丹进行针锋相对的辩论,进一步凝练了“博科圣地”“反西方教育”核心理念,进而

在阿尔及利亚伊斯兰运动的影响下为自己树立了“尼日利亚圣战萨拉菲主义意

识形态先驱”的形象,①“言语的暴力”有了行动化的倾向。

第二,借州内伊斯兰教法落实的分歧、国内穆斯林在《日德兰邮报》漫画事件

中的不满情绪,优素福与政界产生隔阂。 这一矛盾的导火索来自于与谢里夫的

分歧。 优素福认为,由于谢里夫未能将沙里亚法彻底落实到地方治理,是伊斯兰

教的叛教者。② 作为反击,谢里夫也公开炮轰优素福的理念阻碍了州内少年儿童

接受教育的权利。③ 矛盾升级后,优素福进而表达出对政府施政不公的不满。 优

素福认为,联邦政府在漫画事件后不仅忽视国内穆斯林的抗议,而且借宗教冲突

有意限制国内伊斯兰教的发展,禁止在北方实施“希斯巴”制度。④

(二) 退变: 战争经济下的武装暴力集团

身份作为一种行为指南,如果未能及时针对利益的调整而改变,那么利益与

身份随即会发生脱节,从而扭曲对行为的指南作用,导致错误的行为策略。⑤ “博

科圣地”的退变是利益的模糊与“利益—身份—行为”关系脱节的产物,谢考领导

下的“博科圣地”因此成为一支依赖本土、崇尚“以战养战”的武装暴力集团。

组织成员普遍持有的生存性动机,使“博科圣地”成为面向特定人群实现某

一特定物质性诉求的暴力集团,而非普遍性的精神乌托邦。 其中,招募羁押人

员、使用儿童兵,单一氏族特性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格外显著。 首先,政府行动的

“高效”与审判的“低效”使大量人员羁押在案,监狱成为“博科圣地”招募的重要

阵地。 为此,“博科圣地”在 2010 年后先后袭击了尼日利亚东北地区 80%以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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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狱与警局。① 不同于宗教的吸引与向往,监狱追随者的生存性动机赋予了冲

突帮派化、世俗化的诉求,在袭击目标的选择上极易泛化,滑向针对平民的无

差别袭击。 其次,儿童兵低龄、单一宗教、不受政府监管、恶劣的生存状态使之

极易被暴力裹挟。 因此,由于低廉的生存需求,谢考通过低价换取这一群体执

行从收集情报、募集资金到校园纵火,再到执行自杀性袭击的一系列任务,以
推动的暴力长期化、常态化,②而为了达到控制成员人身自由的目的,谢考也不

惜以鼓励杀戮的方式使这一群体孤立于正常社会。③ 最后,“博科圣地”与活跃

于萨赫勒地区的伊斯兰极端组织的多元化族群特征相比,卡努里族成员占比高

达 75%~80%,④这也意味着,该组织在尼日利亚其他族群中的吸引力弱。 这种

单一族群认同弊端重重:一是会导致治理的“同族群困境”,即卡努里族既主导了

“博科圣地”,又控制了当地政府打击“博科圣地”;⑤二是不具有分歧润滑剂的功

能,导致非卡努里籍成员遭区别对待,引发内部派系之争;⑥三是带有强烈地域

性、排他性的宣传动员不符合国际“圣战”的需要,以致于遭国际恐怖主义资源的

抛弃。⑦

对极端主义组织而言,经济性掠夺到底是手段还是目的很难区分,但由于上

述“博科圣地”成员的物质生存性动机,该组织的经济掠夺更倾向于行动的目的,
以此支撑对成员每月 600 美元~800 美元收入的承诺。⑧ 因此,“以战养战”的资

金来源与掠夺性动机,使“博科圣地”的袭击失去了宗教动员功能,其中,绑架、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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劫与盗窃、跨国走私等是其资金获取的主要渠道。 其一,在绑架案中,尼日利亚

国内中产阶级、政府官员频繁遇袭。 2013 年 2 月 19 日后的年余时间里约有

2,000 多人遭遇不测,①赎金从 1 万美元到 300 万美元不等。② 其二,在抢劫、盗
窃案中,银行与畜牧业损失惨重。 2011 年以来,抢劫银行是该组织关键性收入来

源,仅 2014 年就以此获利 600 多万美元。③ 另外,“博科圣地”的活动也给当地畜

牧业以灭顶之灾,“博科圣地”仅 2014~2016 年就涉嫌偷盗大牲畜(牛)2. 4 万余

头,预计获利上千万欧元。④ 其三,在跨国走私案中,喀麦隆受害严重。 2010~
2014 年间,“博科圣地”在喀麦隆极北(Far

 

North)建立了围绕燃料、毒品、药品、
汽车零部件走私及非法交易的资金网络,且与正常商贸同步进行,隐蔽性极强。⑤

通过上述渠道,该组织甚至可以获取由利比亚、乍得等国流入的武器装备。⑥ 在

新冠疫情背景下,政府军因经费短缺问题使其在北方的控制力陷入困境,“谢考

派”重拾绑架、盗牛勾当以获取资金,⑦但频繁的跨界活动会带来的潜在的公共卫

生危机,从而使“博科圣地”的破坏性更难以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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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科圣地”的身份构成与策略选择

(三) 进化: 萨赫勒西部伊斯兰极端主义领导者

“西非省”与谢考分立,不仅是策略的调整,也是意愿的升级,利益调整在其

中所起到的作用更为关键。
一方面,“西非省”在回归传统“圣战”路径下,强化政府与军事目标、重视基

层治理,塑造“替代政府”的角色。 战术方面,“西非省”实施的游击战能够将军事

斗争转化为广泛的社会运动的一部分,赋予斗争更多的合法性,①不仅避免了与

政府军的直接对抗,而且推动了三个转变:一是淡化平民目标。 为此不惜以武力

阻止谢考在其控制区内袭击平民。② 二是强化政府与军事目标。 2016 年 8 月至

2018 年 12 月,“西非省”通过游击战积累作战经验与装备资源,逐步取得了对政

府军的胜利。 三是提升作战能力。 “西非省”借鉴无人机作战经验提高情报获取

能力,③在与政府军对抗中实践长途奔袭、瞒天过海的战术。④ 此外,不同于谢考

最为倚重的“以战养战”,“西非省”重视社区治理,甚至以此换取了一定民众认同

与支持。⑤ 具体在于:一是以《古兰经》 标榜“伊斯兰正义”,以打击泛滥北方的

“盗牛现象”最具代表。 在当时,“西非省”不仅为牧民提供“安保”,⑥而且负责协

调牧民间矛盾。⑦ 事实上,此举也是对谢考派的回击。 二是提供社会服务,为区

域内民众提供了包括伊斯兰教育、基础性医疗、公共设施等在内的服务,乃至允

许人道主义组织推广此前争议颇多的脊髓灰质炎疫苗。⑧ 三是以“温和” 的形

象,在政府无暇顾及的环乍得湖区以较低的税率稳定民众,以小额贷款渗透社

区,并通过提供就业、允许经商,稳定市场物价的方式鼓励难民返回家园,多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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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试繁荣经济。①

另一方面,“西非省”在“伊斯兰国”的支持下影响萨赫勒西部的伊斯兰极端

主义格局。
第一,“西非省”接受“伊斯兰国”的干预而“伊斯兰国化”。 “伊斯兰国”的声

望与动员很大程度受益于其强大的宣传策略,“西非省”则借此渠道实施动员,吸
引到不少曾为“伊斯兰国”效力的成员加入其中,提升了组织影响力。② 新冠疫

情爆发后,“西非省”抛出“机会论”及时追随“伊斯兰国”的疫情叙事。③ 当下,
“西非省”以其地缘优势与绝对实力,一举成为“伊斯兰国”败退后在萨赫勒西部

地区的代表,但“伊斯兰国”对“西非省”的控制力也随着其彻底败退中东逐渐加

强。 自 2016 年 8 月至今,先后有四位领导人在“伊斯兰国”主导下或驱逐、或处

决、或降职、或替代,“伊斯兰国”已成为“西非省”的绝对权威,④其中对努尔处决

与对巴纳维的解职影响最大。⑤

第二,“西非省”在整合与斗争中影响着萨赫勒西部伊斯兰极端主义格局。
为此,“西非省”需要解决两方面问题:一是明确与“大撒哈拉伊斯兰国” ( ISGS)
的关系。 国际危机组织( ICG)认为,双方或许已经实现了从基层士兵到高层舒拉

的往来,⑥甚至于“大撒哈拉伊斯兰国”在马里、尼日尔、布基纳法索境内的袭击

活动都已纳入“西非省”名下,意味着双方或许已形成明确的隶属关系。⑦ 二是

要面临与谢考派的“圣战”领导权之争。 在客观关系上,谢考派、“西非省”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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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科圣地”的身份构成与策略选择

“伊斯兰国”保持效忠,但在主观认同中,两者矛盾重重。 双方为角逐“圣战”地区

领导权相继彰显实力,加剧了当地安全形势的恶化。① 不仅如此,谢考通过扶持

以布达马人②(Buduma)为主体的“巴库拉” (Bakura) 以试图从内部分化“西非

省”。③ 有研究认为,双方追随者的意愿具有推动双方合作的可能,④但以新冠疫

情为窗口,谢考的“惩罚论”与“精神免疫”,“西非省”的“机会论”与“复兴”所体

现的不同诉求并未消弭二者的根本分歧,随即于 2021 年 5 月 18 日爆出谢考被逼

自杀身亡,“西非省”劝降谢考余部的消息,⑤“西非省”也或许会因此面临来自

“谢考派”余部的报复。

四、 结语

本文以利益为核心,从身份构成的角度考察“博科圣地”从理念世界到行动

世界,直至真实世界的变迁过程。 也正是通过对“博科圣地”的身份研究,以求

“唯有跳出这些令其参与者深陷其中的符号与象征系统,我们才能对这些模式做

出恰当的解释”,⑥从而对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的策略给予适当解读,为政府的安

全治理提供针对性处方。
在萨拉菲主义语境下,以“反西方文化与教育”“伊斯兰理想国”的政治幻想,

对“圣战”历史经验的继承与发展,“博科圣地”塑造了一个伊斯兰规范下的理想

世界,其中暗含了一条从“基地”到“伊斯兰国”理念转变的隐藏线索。 不过,这种

转换性依附与理念的替代使内部“本土派”与“国际派”、“冲突派”与“和谈派”之

间的张力始终存在,分歧推动了组织的分化。 这种所谓的理想“规范”与现实世

界差异甚大,冲突成为必然。 在叛乱与反叛乱中,“博科圣地”在内部整合与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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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压力下,组织结构出现了从“等级制”到“网络化”的变迁。 不过,意识形态叙

事与组织建构虽然对策略选择产生了影响,但并非一致性因果对应关系。 事实

上,领导者的不同与实际利益的差异又塑造了“博科圣地”一种更为真实的“调整

性身份”,并在具体策略中反映出“博科圣地”虽有基层治理的动员策略,但囿于

基本理念的狭隘,无法实现从破坏者向建设者身份转变的远大目标,导致在“战

争经济”与恐怖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后“伊斯兰国”时代,“基地”长期经营的萨赫勒西部由于“伊斯兰国”势力的

转移渗透,再次出现两大恐怖主义竞争的局面。 未来,随着谢考身亡,谢考派残

部、“西非省” 及其与“支持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组织” (Group
 

for
 

the
 

Support
 

of
 

Islam
 

and
 

Muslims)等的关系将会对这一地区的安全局势产生重要影响。 在新冠

疫情这一重大不利因素之下,“博科圣地”的行动因其无视甚至敌视政府防疫措

施或更具破坏力,对萨赫勒地区国家的安全合作提出了更为严苛的要求。 通过

对“博科圣地”身份的剖析,结合撒南非洲伊斯兰极端主义持续性存在的困境或

许已经可以说明,“军事—安全型”治理或已暴露政府(间)在理念倡导与基层治

理上有所缺失,不仅导致国内宗教意识形态失控,而且疏漏了广大基层社区。 因

此,“发展—安全型”治理可以是撒南非洲国家实现去极端化的重要选择,即在实

施必要的军事打击后回归政府治理博取民众支持,以发展求安全,进而从根本上

消解恐怖主义的资源获取。
 

(责任编辑: 赵　 军　 　 责任校对: 李　 意)

·651·


